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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美］阿拉斯泰尔 雷 诺 兹 著

秦 文 华 译

阿拉斯泰尔 雷诺兹是科幻小说创作界的新人，常向《交叉地

带》杂志投稿，也是《阿西莫夫科幻小说》、《科幻光谱》等其他杂

志的投稿人。他的第一篇小说《新太空揭秘》一经问世便得到广泛好

评，被誉为年度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科幻作品之一。其最新力作《陷

落之城》系《新太空揭秘 的姐妹篇，也得到各方关注。另一作品

《拯救之舟》同样值得一读。他的一系列小说已陆续刊登在我们所编

年度选的第十五、十七、十八辑上。阿拉斯泰尔 雷诺兹曾获天文学

博士学位，是该领域的专家，出生于威尔士，后定居于荷兰，现供职

于欧洲太空机构。

在下面这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中，作者将我们带进一个极度遥远而

又纯然陌生的星球，那里人迹罕至，终年冰寒干燥。就在那个星球

上，有一个人必须在末日来临之际解开一个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难

而他自己的生命也随之走解之谜 向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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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威尔 克莱文一路小心地挑着路走，脚下全是碎冰块，像是出

自大自然之手的透明艺术品，可当成路就不那么好受了。这里面积极

广，往四面八方延伸，可到处都是边口圆溜光滑的冰裂隙。在着陆之

前，他们就把那些较大的裂口测好，在地图上标出来了，但是克莱文

仍然很小心，因为一不留神就会跌到没料到的坑里去。靴子踩在冰层

上，吱吱嘎嘎直响，每迈一步，他的心也跟着提一次。根据输入他大

脑的数据所示，这里是这个冰川最危险的地带，他非常清楚，乱走一

气，偏离这条“红色安全通道”是多么危险。

赛特霍姆只要想想马丁 的遭遇，就够让他打起十二分小心了。

一个月之前，他们发现了赛特霍姆的尸体，那会儿他们刚刚登上

这个星球不久。就在美国人所设的主基地附近，往前再踏一步就是基

地的边界。这个巨大的洞穴围在一圈冰墙内，洞顶有些倾斜，虽然已

经废弃，但仍然可见构造之复杂。克莱文的伙伴们已经在这里面发现

了几十具尸体，因为探险队员名字全都在基地登记在册，所以大多数

尸体都能轻而易举地与名单对上号。但是克莱文总是被这地方无数的

沟沟壑壑搅得不得安宁，他总觉得在这一带冰地还会发现更多的死

人。他一直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基地里转悠勘探，终于发现了一个未关

闭的密封舱门。经年的降雪早已将任何脚印湮没，但还是一眼便能看

出从这个门出去的人会朝哪个方向走。

基地早已消失在地平线的那一端，克莱文来到一个又阔又深的冰

隙的豁口边。就在那儿，就在沟底。往豁口边靠一点，探进头去，正

好能看见一个人的手臂伸在那儿。克莱文回去叫来其他人，带了绞

盘，让他们放他下去，到了三四十米的深处，克莱文已置身于一个空

旷的大洞，里面的冰有凿过的痕迹，还有斑斑点点的污渍，尸身也全

看清了：身上套着老式太空服。死者的腿吓人地蜷曲着，像拽了旁人

的腿古怪地接在上面似的。克莱文认出是个男性，因为往下坠落的冲

力，死者的头盔与颈圈上的系带脱开了。尸体保存完好的脸枕在一块

冰上，一半被挤进冰里，另一半暴露在外面。头盔甩在几米开外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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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在代顿星球上，人是不会立即死亡的。空气还够呼吸一阵子，很

显然每个人都曾有时间思考自己所处的困境。即便大脑一片混乱，也

总该知道自己已经必死无疑了。

“马 丁 赛特霍姆，”克莱文捡起头盔，看着盔冠上的姓名牌，

一边大声念了出来。他为死者难过，同时心中又有些许满意，因为他

证实了自己的疑虑，又发现了一具死难者的遗体。赛特霍姆早就列在

失踪者名单里了，这不，此人虽然延迟了将近一个世纪，终于还是等

到了体面的葬礼。

还有点别的什么，克莱文差点儿就漏掉了。赛特霍姆似乎死前还

留了口气，挣扎着在冰上刮出了几个字。他抠出的这几个印记压在冰

层下面，但还可以辨识。是三个字母，克莱文认出一个是“ ”，一个

。，还有一个是“　”是“

这份“临终遗言”对克莱文而言什么都不是。即便思维联通体成

员联合检索，也只能找到几个似是而非的答案。这中间能说得过去的

，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一个猜测就是“ 来与赛特

霍姆有什么直接关联。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是个生物学家，这一点

基地有记载。这几个字母是不是道出了什么骇人听闻的真相，代顿星

球上这批定居者到底出了什么事？生物实验室里出了可怕的差错？跟

那些蠕虫有关吗？

可是，不一会儿，克莱文就不再冥思苦想赛特霍姆一个人的死状

细节了，只要一想起死了那么多人，这一个人的死也就不重要了。不

管怎样，很难说赛特霍姆的死与众不同：不过与其他许许多多人一

样，就这么死了；并非自杀或受暴力身亡，而是因为不小心，不谨

”系拉丁语，意思是指“在玻璃试管内”，“在玻璃器内”；”

、有“施肥”之意，亦可指“受精”。这三个单词的首写字母是“

、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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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甚或只是犯了个愚蠢的小错而已。有些基本的安全程序 譬如

说没有适当装备就不能随便进入冰隙地带 他们给忘了，或是疏忽

了。也有可能是机器操作不当，抑或是误服药品。有时遇害者只把自

己一个人送进坟墓，有时却连累了许多人，死亡的代价于是大大提

高。而这一切发生得又是多么的迅猛！

嘉莲娜觉得这场事故是某种精神变异症发作的后果，其他思维联

通体同伴则大费周章地考虑是不是中枢神经发生突变，先是藏在全体

成员的基因库中，潜伏几年，等到环境变化，有了契机，就被激活，

出来生事？

克莱文虽说没有质疑其他同伴的推论，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起

了那些蠕虫。毕竟，那些虫子到处都是， 尤美国人显然很感兴趣

其是赛特霍姆。克莱文自己也曾将头盔面罩紧贴在冰面上仔细观察这

些蠕虫，他发现虫子无处不在，直到冰洞深处发现死人的地方都有。

这些虫子一路掘穿冰墙，垂直而下，直通洞底，像河流三角洲的支流

图，颇有些精致。大支流的交叉口好像有一窝蠕虫缠绕在一起，黑乌

乌的一片。这些黑黑的、小小的虫子已经完全彻底地占领了这方冰

地。在这绝寒的代顿星球上，爬满了成千上万的虫子，这一窝只是其

中特色较为鲜明的一个王国罢了。这地方的虫子总量加起来至少也得

有几十吨。莫非美国人的蠕虫研究出了漏子，有什么东西释放出来坏

了脑子，让大家都变成了跌跌撞撞的白痴？

他觉察到嘉莲娜悄悄来到他身后，她一来他就知道了。

“内威尔，”她说，“我们又要准备出发了。”

“那边一塌糊涂的烂摊子已经收拾好了？”

“没什么可收拾的，就几个破仪器而已。北 还有些残留的边那

东西我们得去看看，最好天黑之前赶到那儿。”

”

“我才出来半个小时，最多不过

“两个小时了，内威尔。”

他不信，看看腕表上的时间。嘉莲娜说得对：他已经一个人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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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这块冰地好半天了。撇开别人一个人待着，时间总是过得飞快，

就像精疲力竭的人怎么也睡不够一样。这个比喻很精当，这么说吧：

睡眠是哺乳类动物大脑的休息时间，睡着了就不必应付没完没了的世

间杂事，可以把白天堆积起来的事情过滤沉积到长期记忆里：甄别保

留有用记忆，筛选剔除无须记住的东西。内威尔和普通人一样需要睡

眠，除此之外，他还需要独处，不时离开大伙儿单独待一会儿，让大

脑得到休息，不至于无休无止地与思维联通体中的其他同伴们进行神

经系统联接与交流。他几乎能感觉到自己的根根神经都得到了解脱，

连它们大大放松而发出的咕噜噜的舒气的声音都听到了，现在它们只

需要运作他一个人的大脑信息就行了。

两个小时真是不够啊。

“我马上就来。”克莱文说，“只想再取点蠕虫标本，然后就归

队。”

“那些该死的玩意儿你已经搞得够多的了，内威尔，这些东西大

同小异，拜托你弄出哪怕只有一点点新意的东西来吧。”

“我明白。但是我这么个老头子就算有点儿自己的癖好，虽说荒

唐可笑，总不会有害吧？是不是？”

像是为了表 起一明自己的观点，他索性跪到冰地上，在冰面上

块样本冰，放进一个小小的容器中。这里的冰上到处钻满这种水蛭样

的蠕虫，他这一铲子肯定挖了不少虫子样本，尽管这要等回到飞船上

的实验室才能搞清楚。要是运气好的话，这块样冰中说不定会有缠着

的一窝蠕虫呢！几十只虫子挤成一团，缓缓地爬行蠕动，雌的雄的全

都乱七八糟纠缠扭曲在一起，疯狂交配，疯狂地吞噬对方。到了实验

室，他要把这堆虫子全部彻底、详详细细地观察个透，先前采集的虫

子他就是这样琢磨的，他想弄清美国人究竟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劲儿研

究它们。毫无疑问的是，这一次的结果将会与前几次完全相同。虫子

还是那些虫子，第一百个虫子标本里没藏着什么大不同，第一千个还

是什么惊人发现都没有，也没人在这些虫子上搞什么惊天生化大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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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它们分泌少量的单体酶，吃花粉颗粒和冰地上生长的藻类，在冰

的缝隙间蠕动，它们来来往往，没有思维，轮回循坏，共同受生与死

的繁衍规律支配。

就这么回事儿。

也就是说，嘉莲娜是对的：虫子简直就成了他想脱离别的同伴一

个人溜出去的借口。在他们这一行所有的人离开地球所属的太阳系之

前，克莱文曾经是一位斗士，为自己的一派而战，矛头直指嘉莲娜的

大脑增强试验。他曾与她手下的思维联通体成员在火星上打过仗，战

事白热化之际，他成了她的俘虏。后来 那会儿他已老了，而好不

容易达成的休战协 克莱文回到火议又危如悬卵，眼看就要瓦解

星，想跟嘉莲娜理智地讨论讨论。在这次和平探讨中，他转变了观

点。为了自己的良心，他只有变节，转而为他的老对手而战了，即使

此举意味着接受嘉莲娜将机器安进他的大脑。

后来，克莱文与嘉莲娜、菲尔卡以及她们的同盟者一起乘一艘叫

桑德拉 沃尔的原型星际飞船逃离了太阳系。克莱文原先所在的那一

派想方设 沃尔飞船安全抵达星际法要阻击他们，但没成功，桑德拉

空间。嘉莲娜的计划是对十几光年范围内的行星进行详尽的勘探以便

发现一个可以使她的人不受迫害的安全之所。

代顿是符合他们条件的第一站。

一个月前，征程刚开始的时候，要找个借口自己出来遛达遛达还

相当容易。连地地道道的思维联通人中都有几个受人类本性驱使，徜

徉于旷野中，任凭自己由冰山层层环抱。冰山悄然无声地绵延数千

米，一座座风姿绰约，在彼此的静穆中放射出绚丽夺目的光芒。远离

战后满目疮痍的太阳系，来到这未受尘世一丝一毫污染的静谧之所，

这是多么美妙啊。

代顿是个与地球差不多的行星，环绕罗斯 号恒星转动。星球

上有海洋，有冰帽，有地壳板块，还有一些人们有理由相信已发育到

一定程度的多细胞生命。代顿行星上已经长出了植物，还有一些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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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类似于地球上的节肢类、软体类和蠕虫类，也在这里繁衍生长。

若以地球标准而言，这里最大的陆地动物也只能算小儿科，连海洋里

的动物都还没有发育出内部骨骼系统。这儿也没发现丝毫智能发育的

迹象，不过，这只会让人稍稍有些失望，因为这些动物具有神奇的身

体构造，它们的新陈代谢系统以及为了在这个星球上生存而进化出的

整套机制都值得研究，光是这些就得花去一个人一生的时间了。

然而，还没等嘉莲娜派出的第一批探测飞船着陆，美梦便破碎

了：

有人已经抢先一步来过这里。

不会错的：雷达探测到行星表面有金属闪烁。探测飞船沿着轨道

一边绕行一边探测，证实这是某种仪器或是建筑构件，已经毁弃不

用，很显然出自人类之手。

“这不可能，”当时克莱文说道，“我们是第一批登临者。只能

是我们。没人能建造出像桑德拉 沃尔这样的飞行器。除此之外，没

有什么东西能飞这么远！

“我想，”一旁的嘉莲娜答道，“你的假设肯定有问题。事实明

摆着。你觉得呢？”

克莱文温顺地点点头。

现在该回去了 他还是拖过了说 克莱文一步一步定的时间

往回走，飞船正等着他呢。红色安全通道像红地毯一样，将他导向飞

船下面的引梯。他爬上引梯，前面是连接引梯和飞船入口的一段中间

通道，经过此处时，克莱文全身的衣服一碰四周的透明隔膜就剥落下

来。等进入船舱之后，他身上只剩下一个很轻的呼吸面罩和几件通讯

工具。在外边光着 现在代顿的空气中所含的氧身子也能挺几分钟

气已经可供人类呼吸，不过，嘉莲娜不允许联通体成员以任何形式接

触与外界微生物，以免发生感染。

克莱文将身上所剩无几的东西放回储存柜，把采集的蠕虫样本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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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个冷冻架，接着套上纸一般薄的黑色紧身衣裤，来到飞船的后

舱，嘉莲娜在那儿等他。

她和菲尔卡一个坐在房间这一头，一个坐在另一头，屋内陈设简

单，四壁空空。她俩面对面坐着，瞪着两人之间的空中，视线却不怎

么接触。外人看来，这两个人就像陷入争执的一对母女，但克莱文明

白其中的奥妙。

他熟练地发出脑部指令，这样他的头脑就可以与别人接通、交流

了。这就像在大坝一侧开了个小小的口子一样。他到现在还是不能习

惯数据流涌入大脑时的那种冲击力。房间开始发生变化；色彩从墙上

慢慢渗出，在室内折射出各种各样的抽象图案，斑斑驳驳，辉映成

趣，不断在整个空间弥散、倾泻，光影像妙曼的轻纱笼罩在嘉莲娜和

菲尔卡身上，将先前还穿着工装服，显得冷冰冰的两人映照得仙女般

美丽动人。他能感应到她俩的心理活动，就像是隔墙听到了一场白热

化的争论。她俩的交锋是无声的；嘉莲娜和菲尔卡在玩一场紧张而又

无形的游戏。两人之间的光影摇曳生姿，驱之不去，纵横交错，极像

一家精加工厂复杂无比的地下管道图。图案随着飘忽的光线变幻着。

光一半是绿色，还有淡淡的紫色，但很快绿色就变戏法似的浸漫到紫

色中去了。

菲尔卡大笑，她赢了！

嘉莲娜表示认输，她精疲力竭地跌进座椅，叹了口气，脸上却挂

着微笑。

“不好意思，我似乎让你分心了。”克莱文说道。

“恰恰相反，你只是让结局来得更快罢了。我想菲尔卡总是输不

了的。”

小姑娘又笑了起来，仍然一言不发，不过克莱文还是非常敏锐地

感受到某种胜利之情一片澄明地从菲尔卡那边发射过来，她其余的思

维信息都被压了下去，甚至连嘉莲娜疲倦和服输的气息也一下子暗淡

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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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卡实际上是信息连通人试验的一个失败的例子。胎儿脑部试

验操作失误，于是才有了这个孩子，她的大脑更像机器，而不像人。

克莱文第一次见到菲尔卡的时候 那是在嘉莲娜火星上的藏身之地

里 他看到的是一个专心致志玩着一种无比深奥、没完没了的游戏

的女孩。这套游戏程序虽能自我修复，却总是不甚顺畅。游戏内容是

操纵被称作火星长城的一个陆上建筑物，她们的藏身之地就隐蔽在它

下面。她对人类毫无兴趣。这是真的，她甚至看不出这个人的脸与那

个人的脸之间有什么区别。但是当他们一行成员撤离时，克莱文冒着

自己的生命危险救了她，尽管嘉莲娜一再跟他说最仁慈的做法是让这

个小姑娘自生自灭。克莱文一方面自己要拼命努力，以适应作为嘉莲

娜手下成员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主动承担了帮助菲尔卡的职责，希望

帮助这可怜的孩子激发出尚存的人类天性。现在似乎已经有迹象表明

她能认出他来，或许她还能觉察出他们两人之间有这么一点关系，都

在一个陌生环境里摸索着，向远方那道新奇的光明前进。

嘉莲娜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她的四周笼罩着一圈光影。“好了，

现在游戏该结束了。我们还有正事儿要做呢。”她看看菲尔卡，这孩

子还盯着空中那些幻彩图案。“抱歉，菲尔卡，要不我们等下次再玩

？”

克莱文道：“她怎么样？”

“她在笑，内威尔。这可是个进步呀，不是吗？”

“可我觉得，进步不进步得看她为什么事儿发笑。”

“她打赢我了。她认为这很有趣。我认为那完全是一种人的反

应，你不这样想吗？”

“要是我能让自己相信这孩子能认出我的脸，而不是闻出我的气

味，也不是听出我的脚步声，那我就更高兴了。”

“内威尔，你是我们这里惟一留胡子的人。要辨认出这一点并不

需要调动太多的神经元。”

来到飞船的驾一行三人穿过这间屋子 驶舱。克莱文边走边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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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地摩挲自己的下巴。他很喜欢他的胡子，剃得很短，只有灰灰的

胡茬。这样很方便，一点儿都不妨碍他套上面部呼吸器。这可是维系

他与自己的过去的一个纽带，就像是一种记忆。不然就是嘉莲娜在重

构他的身躯时故意留下的，和他开个玩笑。

“当然，你说得对。有时候，我需要点儿什么东西来提醒自己：

我们的变化是何等翻天覆地呀。”

嘉莲娜笑了，她早已习惯了克莱文的尖刻评论，只不过笑容还是

有点勉强。她将乌黑中夹杂着缕缕花白的一头长发掖到耳根后面。

“只要想到你，我也在琢磨同样的问题，内威尔。”

“嗯。但我的状况好一些，不是吗？”

“是的，你跟我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非急起直追才行。本来

我能在微秒间就让你知道我的所思所想，可你不同意，一直坚持我们

依靠喉咙发声进行交流，跟猴子一个样。”

“就算是吧，你借这个机会练练发声也好。”克莱文道，他希望

自己的火气别表现得太过明显。

二人分别在相邻的座位上坐好，航空控制显示器上显示飞船已经

完成起飞设定。克莱文脑中有植入装置，完全可以不用受任何手动指

挥就能驾驶飞船，但是像他那样的老古板还是更喜欢用手动杆操作。

于是一边是他的脑部输入程序在执行任务，一边他又幻想着自己手中

握着上面嵌着按钮的飞船操纵杆，他还当真伸手去抓这个并不存在的

操纵杆，好像真握住了什么，手感还不错。这会儿自己对于真实世界

的感受力竟然敌不过这种幻觉，像是中了什么挪移大法，幻觉完全彻

底地占了上风，一想到这个，他 钟之不觉有点毛骨悚然。但飞了几分

后，他基本上就把这些给忘了，沉浸在忘我的飞行之乐中。

他载着她俩在空中飞行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让飞船水平滑翔，朝

着第五个废弃地飞去，他们今天就要去勘查那边的情况。俯视代顿星

球表面，绵延数千哩的冰地在滑行，冰块时不时彼此碰撞顶戳，偶尔

滑入遍布石块的干燥地带，发生迸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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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就几间屋子？”

嘉莲娜点点头：“真是浪费时间，可我们还是得好好检查一

下。”

“有利于我们了解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人说不准就是在一夜之间暴毙身亡的。大多数可能是死于

突如其来的事故，可能跟人的正常思维受损有关，虽然有一两个人似

乎是由于感染了一种更为严重的毒素而死的。”

克莱文笑了笑，享受着自己小小的胜利。“现在你也往中毒方面

去想了，而不是只考虑什么精神变异症状？”

“不过内威尔，说中毒很难解释得通。”

“或许是从马丁 传染了什么毒素？”赛特霍姆的虫子那儿

“不太可能。他们遏制生物毒素的能力不如我们，但应该说也还

可以。我们已经对那些虫子进行了仔细分析，也知道它们身上并不携

带任何对我们有明显危害的毒素。就算有什么，毒害了神经，怎么会

这么快波及每一个人？就算实验室有人受了感染，他们也会在别的人

都受到感染之前先病倒，给其他人一些警示。但诸如此类的事并没有

发生。”她顿了一下，以为克莱文接下去会问什么问题，“没有这方

面的迹象。我觉得我们用不着伤脑筋去分析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我

不是说我会完全不考虑，不过，即便是我们最最古老的技术都比他们

的先进一百年。就算遇到什么我们大脑中输入的药物都对付不了的问

题时，我们还有桑德拉 沃尔作为最后的避难所。”

克莱文总是尽量不去过多地想自己大脑内部那些四处横行的亚细

胞级机器。说实在的，这些机器真是安插得太多了。可总有躲不开的

时候。只要一想到这个，他仍然想吐。现在这种感觉已经轻微多了，

没办法，只好接受现实，将这些东西看作是自己的盟友，亲密得如同

他自己身上本来就有的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嘉莲娜说得对，它们会抵

抗一切试图侵入他们大脑的干扰因素，他脑中现在所进行的任何“正

常”活动都不允许受到破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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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争辩道，还是不愿意放弃他的关于虫子的见解，

“有些事情你自己都开始承认了：那些美国人对虫子非常感兴趣，尤

其是赛特霍姆。要我说，是太感兴趣了。”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

“啊，但我的兴趣仅仅限于查明真相。我觉得这两件事绝对有关

联：他们对虫子感兴趣；而他们又全都精神失常了。”

他的话有点夸大。显然只有一部分美国人对那些虫子着迷：就是

那些对宇宙生物学最感兴趣的人。到目前为止，根据联通体成员搜集

的所有资料来看，尸体在冰隙底部被发现的赛特霍姆已经率先在这方

面做出了许多努力和尝试。赛特霍姆到过代顿星球上许多白雪覆盖的

荒地，手下还聚集了一批人做他的助手。他在众多的结冰地带都发现

了这种虫子，成堆成堆聚集在一块儿，形成一个又一个的蠕虫王国。

当然，多数情况下，他所在的这支探险队的成员都由着他做自己的事

情，尽管他们每天都在这个陌生而恶劣的环境中挣扎求生。

不过，就算他们当中没有发生死亡事故，当时的情形也已经够艰

难的了。带他们到这里来的那些具有自修复功能的机器人早在几年前

就丧失了功能，没有机器人，这里的维持生命系统也就无法养护，那

些极其精密的结构和部件一个接一个完蛋了，好不容易矫正了一个功

能失调之处，很快又来一个，而且一次比一次更难应付。代顿星球也

变得越来越冷了，以不可逆转之势迅速滑向冰河时代。美国人来到此

处时，正值这个星球进入长达几个世纪的冰寒时节，真是他们的大不

幸！克莱文知道现在的气候更加寒冷了，两极的冰帽同时扩张，如同

两个久别重逢的恋人一样迫不及待地奔向对方，投入彼此的怀抱。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肯定来得非常之快。”克莱文沉思着，

“当时他们已经放弃了大多数边远基地，集中退避到这个中心阵地上

来了。他们那时仅存的零部件和技术知识只够运行一个原子能发电

厂。

“而那个厂也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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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但那也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发电厂自己不可能发动起

来，那个时代还不能，它需要不间断的维修。最后，通晓这方面技术

不管是什么，于是反应的人一定陷入了某种困境 堆停止工作，他

们全都冻死了。但还是说不通，因为在反应堆失灵之前他们显然已经

遇上麻烦了。”

嘉莲娜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克莱文总能知道她什么时候有话要

说。每当她盘算着要讲些什么话的时候，她的大脑就好像开了一条

缝，将她的想法漏出，传到他这边来。

“怎么了？”他问道，打破长长的沉默。

“我只是在想，”她接着说，“那种型号的反应堆，按说不需要

加什么同位素物质，不是吗？不需要重氢，也不需要超重氢，对

吧？”

“是的。一般的氢气就可以了。海水里这种元素多的是，随处可

取。”

”嘉莲娜说“冰里也一样取得到。 。

他们一路开着飞船，找到了新的着陆点。毒蘑菇，克莱文脑子里

突然出现了这个词：下面有六七座黑色金属塔高矮不等地立在那儿，

旁边还有几个同样是黑色的圆形活动塔楼，这是供人居住的，比其他

金属塔身高一些，连接它们之间的耐压型通道是悬空搭建的，纵横交

错。每座塔楼大约三四十米宽，立在冰上，一百多米高，有的可能还

不止。塔楼周围开了不少窄窄的钢甲窗，还有感应器、通讯天线等

等，五花八门，一应俱全。从最高一座塔楼伸出的舌状延伸建筑显然

是太空船的着陆场。果然如此，他走到近旁还真看见了一架飞行器停

，就是过去美国人常用的那种有着在那 笨重翅膀的飞行器，靠着

它，他们才得以在这星球上四处转悠探察。现在这上面积满了冰，但

稍加修缮，估计还飞得起来。

他驾着飞船慢慢降落，飞船的一只制动器刚好落在着陆场内侧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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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显然修建这个着陆场时一次只打算停一架飞行器。

“内威尔⋯⋯”嘉莲娜开口道，“我说，恐怕我不太喜欢这

里。”

他也同样紧张，但不知道这是来自于他自身呢，还是嘉莲娜的感

受渗入了他的大脑。

“你觉得哪儿不对劲？”

“这儿不应该出现飞行器。”嘉莲娜应道。

“为什么不应该？”

她轻声提醒他，虽说情况危急，但那些边远基地的撤离过程全都

井然有序。“这个基地也应当密闭封存，跟其他基地一样。”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儿留了人看守。”克莱文猜道。

嘉莲娜点了点头，“另一个可能性就是有人回来了。”

这时，又跟进来一个人，是菲尔卡进来了。很快又一个思维信息

钻进他的脑海中。 中的忧虑之情。他能嗅到她心

“你也感觉到了？”他望着这个身体机能严重受损的小姑娘的

脸，“感受到了我们的不安，对吧？你也和我们一样不喜欢这种感

觉，是不是？”

嘉莲娜拉起小姑娘的手，“不要紧，菲尔卡。”

这句话其实只是为了宽慰克莱文。就在她开口发话之前，她已经

将某种安抚的思维信息传进了菲尔卡的大脑，想通过最细微的神经调

节作用竭力平息小姑娘的不安心情。克莱文不由得想起技艺已达炉火

纯青的插花艺术家，只动动一支花的位置，就能烘托出整体的协调

美。

“一切都会好的，”克莱文说，“这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

你。”

有一会儿工夫，嘉莲娜的眼神空空洞洞，从她眼中什么也读不出

来。她在与其他联通体成员联络，这些同伴有的在这附近，有的还在

代顿周围绕着呢！大部分成员都坐在飞船里按既定轨道飞行，同时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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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观察外部情况。她告诉他们发现飞行器的事，并通知他们她和克莱

文要进去看看。

克莱文注意到菲尔卡紧紧地拽着嘉莲娜的手腕不放。

“她也想进去。”嘉莲娜说。

“可她如果待在这儿会更安全的。”

“她不想一个人待着。”

克莱文字斟句酌，边想边说：“我在想，思维联通人 我的意

思是我们大家 永远不会真的一个人待着，嘉莲娜！”

“这里面或许有通讯屏障，让她紧紧跟着我们更好些。”

“只是因为这个吗？”

“不是的，当然不是。”突然间，他的大脑仿佛被蜇了一下，是

她的气愤传过来了，就像海上吹过一阵大风，激起一片水雾，喷得他

整个头皮直发麻，“你 不管我们对要记住，她还是个人，内威尔

她的大脑结构做了何种改造，都不能抹去数百万年进化的痕迹。她或

许不太能辨认人的长相，但最起码她知道自己需要有人作伴。”

他抬起双手，“我对这一点从未怀疑过。”

“那你还争什么？”

克莱文不禁哑然失笑。之前他就与太多的女人有过太多次这样的

谈话。他与她们当中一些人曾经是夫妻。此刻旧戏重演，他感到一种

古里古怪的快意。想想也是，离家已经好几年了，换了个躯体，脑子

里全是仪器，面对的是一个母系氏族般的群体，每个成员的脑部蜂窝

般缠结在一起，令人生厌，也让人害怕。这么多陌生人聚在一起，有

点小争吵几乎还是件好事呢！

“我只是不想让她受到伤害。”

“噢，难道我想 ？”

“别生气，”他咬紧牙关忍着，“那我们进去看看就出来，好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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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地和美国人的其他建筑一样，是为后代而建的。不过不是

出自人类之手，而是由一大群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干活儿又勤勤恳恳

的机器人完成的。这些机器人也是美国人得以来到代顿的关键之所

诺依曼式的机器人，腹部有层层盔甲，能充分阻隔宇宙在：这种冯

中的有害辐射，冷冻的人类受精卵就装在这些具有星际穿越能力的机

器人腹中。一百多年前，这批机器人受命奔赴几个太阳系，那会儿桑

德拉 沃尔飞船还没离开火星。登上代顿星球之后，它们就开始孕育

腹中的胚胎，同时用新领地上的矿物原料复制自身。当复制的数量达

到一定 值，它们便转而进行基地建设，那是它们为人类后代，为那

些将在它们的子宫中发育成长的孩子们所建造的豪华居所。

“人口处的门没动过。”嘉莲娜说。说这话时他们已经绕过飞行

器，来到圆顶塔楼黑乎乎滑溜溜的外墙边，弯着腰抵抗大风。“线路

里还驻留着一些残余能量。”

思维联通体的这些把戏总让他有些不自在。跟鲨鱼似的，这些同

伴们对四周的电场总是非常敏感。嘉莲娜可以单凭视觉看到四周的能

量层层叠加在一起，作用在门上，就像个光怪陆离、鬼影魅魅的霓虹

迷宫。她伸出手去，掌心对着门锁。

“我在想办法进入开启机制。在与它的界面联系。”她面罩后面

的脸因为精神过于集中皱了起来，都有些变形了。嘉莲娜以前只有在

碰到极端棘手的问题，必须费劲思考的时候才会如此紧皱眉头。这会

儿嘉莲娜的手伸在那儿，像个乞灵于特异法术的巫师。

“嗯，”她开口了，“还好，是老式的软件协议，还不算太

难。”

“小心点，”克莱文提醒她，“要我看不那么简单，说不定里面

有什么机关⋯⋯”

“什么机关都没有，”她应道，“不过，这儿有点儿问题⋯⋯

啊，原来如此，语音输入密码。好的，来了，就是它了！”她提高嗓

门，声音压过呼啸的狂风，直冲门口。“芝麻开门！”



第 17 页

红色的灯光闪成了绿色。轰隆隆的巨响声中，门缓缓地在冰上划

出一个大大的弧形，抖落了上面经年所结的寒冰。门打开后，现出一

间灯光微弱的内室。这个基地一定依靠微弱的一点点应急能量，始终

保持着运行状态。

嘉莲娜跨进入口处时，克莱文和菲尔卡顿了顿，没有紧随其后。

“怎么啦？”她似乎在挑战他俩的胆量，转过身问道，“你们两位弱

不经风的，是进还是不进呀？”

菲尔卡伸出一只手。他握住了，于是，一个老兵和一个几乎看不

出两张人脸之间有什么不同的年轻姑娘一起往里走了几步，走一步探

一步。

“究竟怎么回事？你的动作和那句开门的密码⋯⋯”克莱文问，

“是个玩笑吧？是不是？”

嘉莲娜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怎么可能？谁都知道，我们根本没

有什么幽默感！”

克莱文点了点头，神情严肃，“我也这么想来着，只不过还想确

认一下。”

里面倒是一点儿风也没有，但仍然很冷，即使没有防辐射、防污

染的问题，衣服还是得紧紧裹在身上。他们一路摸索着穿过好几条曲

曲弯弯的过道，有时眼前一片漆黑，有时又被隐隐约约闪烁着的幽幽

青光所笼罩。时不时地，他们还会路过某个房间。那房间的门敞开

着，里面堆满了仪器设备，但不像实验室或者住人的地方。下了几级

梯子后，他们猛然发觉自己走到了塔楼之间相联的一条走道上，这些

走道两头都是密封的。克莱文见识过几座美国人在别处修建的基地，

跟这里的结构一样。这样设计的建筑，即使在慢慢沉入冰里之后，也

能够继续使用。

这条空中通道显然通向人类的主要居住区。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休

息室、卧室、实验室和厨房，足足可以容得下五六十个人。但是却一

个人影儿都见不着，这地方又不像被人在匆忙逃窜之中弃之不顾。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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